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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：您在文革中的经历大致是怎样的？ 

答：文革前是华师一高三学生，小学，初中是市三好学生，高中

是校三好学生，成绩不错，高考志愿都填了。文革前学校对每人

都有评语，包括政审，我都是可以报考“绝密”专业的（绝密，

保密，一般，不予录取）。还有十三天就要高考了，当时还以为

文革一、两个月就会结束，考试只是推迟，后来发现不是这样。

作为年轻人，抱着一腔热情参加文革。文革初期，毛接见红卫兵

（只有工人，贫下中农，革命干部子弟才有资格当红卫兵。）

时，班上五十个人中只有十几个人是红卫兵，学校成立革委会

时，省长张体学（李先念部下）来参加。刚开始是“血统论”：

老子英雄儿好汉，老子反动儿混蛋。所以班上好多的学生在政治

上受压抑：有些活动不要你参加，班干部不让当，随时要交待问

题、检讨、认罪、文革发展到一定时候，被压的学生“压迫越

深，反抗越强”，成立了造反派组织的“钢二司”。许多学生怀

着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心情，扒车去北京见毛主席。1966

年8月30日，毛接见过一次。11月18日又接见了一次。我去了两

次。在去的火车上就有华工的红卫兵上来问出身，问到我时，我

是工程师、知识分子出身，红卫兵没说话。可旁边的富农子弟就

被半路在漯河赶下车去。那时人很老实、单纯、不说谎。到后期

由“反四旧”变成“关心国家大事，把革命进行到底”。1966年

底，红卫兵开始分化。1967年7月20日武汉发生“七·二〇”事

件，之后，造反派“钢二司的头头们”当权，天天贴大字报，搞

文革。学生不读书了，工人不上班了。我们失去了学习的机会。

工人不生产，国家的经济倒退（写大字报纸张，墨汁用缸装，都

是随便用）。1967年下半年到1968年初，造反派分化。二司、三

司、革联“拉山头”，都想当头。学生觉得青春要耽误了，很着

急。 

68年11月28日所有学生下农村，我是武汉市第一批，想占个好地

方。当时国家还没有正式下文，张省长开动员大会是说把自己的

儿女也下放，所以所有的中学生都下放了。。下农村时觉得没有

前途了，所以很消极。但本来还是很发奋努力的个性不愿平平碌



G 08P 2007 
 

2 

碌。所以一方面与农民打成一片，努力干农活，另一方面把城市

的文化传到农村，做宣传，当赤脚医生。下去之前学了一个月的

针灸，在那儿很受欢迎。在农村也是区里的优秀知识青年，因为

劳动很努力，赚工分。生活很清苦，但人受到的锻炼也很多。毕

竟是城里人，没干过农活，很不习惯，但把这种艰苦的劳动当作

一种寄托。忙后拉拉琴，当时自己有一首诗“清风长夜醉安

眠，……”，唱俄罗斯的“三套车”，弹悲伤的曲子“流浪者拉

兹”。每晚累得连蚂蟥叮在腿上都不知道。 

下放时所在的是监利县。1970年第一批被抽回来，招工又是要政

审，写保证“一颗红心，两种准备”。要求大家“留者安心，去

者满意”。可后来政审不合格，因为父亲是知识分子，招工单位

不要。公社说我是县里的优秀知识青年，若我不收，其他的都不

应带走。这样我被招到交通运输行业，当水手。我写作还可以，

当时我参加一些宣传活动：“工业学大庆”，“农业学大寨”，

搞培训。但还是想读书。搞阶级斗争时不让人们学数理化，一个

同事因在船上看康熙字典，被开了几次批判会和学习班。文革影

响了我们这一代十年的教育。 

1977年恢复高考，我文化考试都通过了，水运本来要录取的，但

后来没成，原因是当时只有10%的指标给大龄的。我因当时文革

参加过钢二司造反派。后来78年我又考了一次，单位研究了半

天，也让我去了。当时非常高兴，终于有了一个受高等教育的机

会。过去学的东西慢慢在自己的脑子里恢复，脑子从僵化的模式

由开始了一种思维、创新的精神，“智慧的分子又出来了”。爱

人极力支持。大学时也还是“三好学生”，高等数学从未低于90

分过，线性代数统考也是少数满分中的一个。毕业后转了干，当

了干部。本人不想搞党务、行政。经要求被分到技术部门当专业

工程师，后来是高工。在行政上从水手到处长 

岁月蹉跎，道路坎坷。由于文革的苦难经历自己也很能吃苦，在

工作中吃苦耐劳的承受能力胜过下一代。文革艰难的条件既耽误

了我们这一代人，也锻炼了我们。，在单位的续职报告里我曾说

“艰难困苦，玉汝于成；人生一场，不虚此行。” 

 

问：对您的文革经历您儿子感兴趣吗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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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：从未讲过。他们没有这个经历和体会。他们也不爱听。“你

说你们吃苦，那都是过去的事情，我们在改革时期不会再去吃这

些苦了”是我在他们话里听到的意思。他们的压力不在于吃、

穿，而是竞争的压力。不象我们当时的是铁饭碗，只要政治上与

中央保持一致。现在年轻人在工作上必须做出成绩，“末位淘汰

制”。过去我们是“劳力”，现在他们是“劳心”，要出成果。 

 

问：有关文革的事您感觉您儿子了解多少？ 

答：从照片、书本上，有时与父母的交谈中，在电视中…… 应

该知道一些，但绝对不会很深，没有这样深谈过，是因为没有这

个条件。他们认为应该向前看，不是向后看，所以不感兴趣。 

 

问：文革经历对自己在教育子女方面的影响？ 

答：我希望他能汲取文革给我们的教训，不要搞过多的政治运

动，而是在技术上有所发展希望自己吃苦耐劳的精神传给他。自

己以身作则，与爱人坚持业余晚上终身学习，告诉他要“活到

老，学到老”。从未跟他说过要怎么做、不要怎么做，但希望能

通过自己的行为影响他。 

 

问：父子俩人性格相似之处？ 

答：观念传统。也要求进步、入党。也不放松学习，爱学习。在

社会上为人比较本分，没有商业、经济兴趣。喜欢史书，中国历

史。 

 

问：如果再发生政治运动，自己的孩子会不会参加？ 

答：难说。因为他不是很听我的。国家的宣传、发动能力很强。

当年自己的上一代也都不积极，但自己还是很热情。而下一代他

们的观念更开放，知识面更广，所以可能会介入，但不会像自己

当年那么废寝忘食。 

 


